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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铁追忆父亲博古：
给两个儿子取了同样的名字

祖上“位极人臣”

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祖父秦肇
煌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
的第三十二代孙。

秦家在无锡分“河上秦”和“西关秦”，
博古属于“西关秦”，“西关秦”的始祖秦金，
是博古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
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江南四
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就是他开创
的，400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
年献给国家，所以寄畅园又名“秦园”。康
熙、乾隆祖孙十四次下江南来无锡，就住在
寄畅园。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
无锡上私塾。1921到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
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
他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
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父亲不久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
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
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
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留学苏联时，按照当局要求父亲取了
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
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
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
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
党的总书记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
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
负责人之一。

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
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
注意到“共产国际”。一方面，“共产国际”培
养中共人才；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
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使
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共产国际的话你不
能不听，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
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吗？另一方面，我
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
曲折道路的典型。

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
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
国际”的态度一向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
听。

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
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
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
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
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他的发言检查就很深
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总有些叔叔阿姨在
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
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
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
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
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
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如
果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
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
怀念。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
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
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
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
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
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
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
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
一起，和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
组建抗日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
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
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
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
华通讯社社长。

24岁的总书记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向忠发先后
叛变，并供出党的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
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
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
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9
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
告诉父亲：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
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
团团长，要父亲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当时很
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父亲
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回
答说，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
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就这
样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时年24岁。

就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父亲、
张闻天、卢福坦是常委。后来有不少人认
为，这个临时中央是不合法的，但毛泽东在
194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阐述。他表
示，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上海的
共产国际代表也批准过，根据这一点是合
法的，但合法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
苏区后应该报告。

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总书记历来有些
争议，当时党内在苏区的报纸里面出现“总
书记”，1999年版的《辞海》称他为“负总
责”，2007年出版的《博古传》也称为“负总
责”。有称他为“总书记”的，比如《红色中华
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也常常称我父亲为“总书记”，
如1933年5月23日的192期刊登的《为目前
形势告全体队员书》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中
央总书记博古同志”。

我认为父亲应该是担任总书记的，最
近在南方局成立70周年发行的个性化邮票
也承认博古是总书记。所以，现在可以说官
方已经承认他曾是总书记了。

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建议毛泽东在
党内负总责，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合适，
所以定了张闻天。会上取消了“三人团”，仍
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
者。

我父亲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
第二天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总书记专用的
两个文件箱送到了张闻天那里。此后，父亲
交出大权，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
领导。

博古遇难之谜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
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
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
多月了。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去了四
人，只有周恩来不在。

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
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
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
的实现遭遇重重阻力，王若飞和父亲急于
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
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
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
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
及王若飞的舅父——— 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
生等，亦同机回延安。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
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
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
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
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
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
飞回来。4月9日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
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
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而是失
踪了。

黑茶山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
个庄上村，张根儿老人当年是民兵队队长。
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4月8日那天的情景：
黑茶山上下着雪，山下却在下雨。当天下午
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雨停了后，
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
机，着着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当
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打
算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
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
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
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父亲和黄
齐生的两枚图章，确定了这是父亲他们乘
坐的那架失踪的飞机。飞机在山西省兴县
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爆
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我方13人和美方4
名机组人员全部蒙难。

张根儿老人2005年还健在，他回忆说：
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
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
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血迹。他说，首
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
找到了父亲和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四人的

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都
很完整。此外，因为博古高度近视，常年戴
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
古。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
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
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父亲死的时
候，我已是6岁的“延安娃”，因为6岁孩子对
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
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
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
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
常内疚。

两个儿子重名

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奶奶一别去江
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
能见我祖母一面。父亲不到9岁时爷爷就去
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奶奶不得不变卖一
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
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和奶奶分别后，常思
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
看一眼老母。奶奶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
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
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奶奶经常伤心落
泪。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

父亲遇难4年后，奶奶弥留之际，叶帅
出现在老人的病榻前。“你来看我很好，长
林(父亲的乳名)呢？他为什么不来？”面对老
人的声声呼唤，叶剑英始终没敢说出实情，
只是安慰她：“长林工作很忙，他是领导，他
来不了。叫我代替他来看看您。”

大姐秦摩亚，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无
锡，寄养在亲戚家，15岁时不幸被拐骗到四
川。长大后，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
京师范大学当老师。

二姐秦新华出生那天，正是《新华日
报》创刊的日子，为了表示纪念，父亲给她
取名新华。她学的是中医，后来担任卫生部
科技司副司长，丈夫是李铁映。

三姐秦吉玛与哈军工的大学同学结
婚，毕业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曾在交通部
研究所工作，后来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
会退休。

我还有两个哥哥，都叫秦钢。一个家，
两个秦钢，这在外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
情。这也是父亲工作太投入的结果。大哥秦
钢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无锡老家，由奶奶
和叔叔帮助带大。

后来给我二哥秦钢起名字时，父亲已
经忘了自己前一个儿子叫秦钢，起了个重
名，以至于我们后来只能以大秦钢、小秦钢
来区分他们。

我和父亲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印象
深的就是常常玩“老鹰捉小鸡”。他对我们
耐心很好，从来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还有就
是觉得他特别高，那时候的延安，像他这样
1 . 82米高瘦个子的很少；他的笑声也特别，
很响，嘎嘎嘎的，爽朗，很远可以听到，我从
小叫他“母鸭子”。

(据《新民周刊》)

视野

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

眼镜的高个儒雅男子。时至今日，这

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似

乎仍是模糊的。

24岁，他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28岁交出领导

大权；39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博

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年。

博古有三女三儿，前五个孩子是

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酷似父亲的

秦铁是博古与第二位夫人张越霞所

生。71岁的秦铁开了一辈子远洋货

轮，从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

直干到船长。退休后，他又开始了另

一个颇不平凡的“航行”——— 探寻父

亲博古的历史轨迹。

以下内容根据秦铁的口述整理。

博博古古（（右右））与与毛毛泽泽东东、、周周恩恩来来在在延延安安。。（（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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